
同来的作家在龙游县待了不到 2 天，看老村、观衢江、
探古寺、访石窟，临行念叨，这个地方好神奇，一定会带一
个故事回去，或者要把北方的一个故事放在这里发生。
老兄长多年游走，有这打通南北地域的本事。

能不能也带一个故事回去？或者，能不能也将一个北
方人的故事放在这里发生？想想，都有意思。

冒雨，前去看山。说是看山，其实也不是，是去龙游
“北乡”探访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上向塘村”。老方担
任过县文旅局的局长，对龙游当然熟悉了。他讲，龙游县
的“北乡”地处龙游北部山区，龙游境内山脉、丘陵、平原
和江河齐具，龙游“北乡”属于丘陵山区，过去在龙游县算
是比较穷瘠的地域。车子很快将雨中的衢江丢在视野之
外，进入山区。老方指着外面，让我看山。

我就笑了。车窗外山影憧憧，但让一个山西人看一眼
惊叫起来，太不容易。较之动辄壁立千仞、横亘千里、嵯
峨雄奇的吕梁山、太行山、太岳山、恒山和中条山，狭隘如
我，一直认为江南的山也仅仅就是关于山的仿真模拟或
者实景演绎。

所以老方再让我看山，就显得意兴阑珊。我不看山，
山也不看我。车子穿行在雨雾中，感觉出轮胎确凿是辗
过一道山弯，再上一道山弯，起起伏伏。这就是龙游的山
了。平缓的山，稠密的雨，只让我这个北方人感到老天爷
好不公道。

来到向上塘村。梅雨季节，雨其实跟山巅那些来去的
云彩是一回事，落下来就成雨了。村庄被雨一再蒙起来，
又露出来，刚露出来，又蒙上，江南到底富庶，连“北乡”这
样的小村庄人家也都是两层三层的别墅小楼，虽是别墅，
还是乌瓦粉墙的江南风格，一栋连一栋错落开去。

龙游县乃浙省最早建县制的 13 个县份之一，要说历
史悠久，老方 3 天 3 夜再加 2 个下午也给你说不完。但进
村，他噤声了。

向上塘村，原来是一个行政村，由上下向塘村、西山
岗、下平丹山四个自然村组成，人口中有 900 多。但眼前
的村庄明显小，哪里像 900 多人聚居的村庄？原来，踏足
的所在，是我们要访的西山岗自然村。进村，粉墙上用赭
红色描着四个大字：崇学向上。村支委老徐骄傲地告诉
我说，这是去年由县委书记亲笔题的四个大字。

在 2021 年 11 月，西山岗这个仅有 60 多户 170 多口人
的小村庄一下子轰动衢州、轰动浙省，声名远播，耸动海
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名
单，龙游籍学者谢树成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树成院士
的家乡就是西山岗这个龙游县“北乡”小自然村。

这么一个小村庄，出位院士当然是不得了的事情，还
不至于造成多大的新闻效应，形成轰动效应，远不止于谢

树成当选院士那么简单。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在新院士
谢树成之前，这个小自然村还有一位老院士，乃中国工程
院院士郑树森。而郑树森的妻子，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大众熟悉的医学科学家李兰娟。而且，谢郑两家，就是
邻居。当年，谢家出门，就可以看到郑家的粉墙，谢家炊
烟升起，郑家就可以闻到谢家今天要吃什么。也就是说，
这个浙西小山村，这个龙游“北乡”曾经贫瘠的小山岗上，
一口气出了 3位院士。

龙游县历来为浙西文献名邦，人才辈出，自隋代开科
举士，全县出过 162 名进士，其中有 1 名状元。而今，龙游
籍两院院士，把郑树森爱人李兰娟算进来，共有 6 位，3 位
就出在这个小山村，占了一半，不让人吃惊也不可能。

3 位院 士 ，每 一 位 在 各 自 领 域 都 有 非 凡 成 就 ，着 专
人著专文，在此不赘。老徐接过话茬，我们这个村学风
好，出人才，现在全村统计下来，不包括 3 位院士，在大
学 里 做 教 授 的 ，有 5 位 ，在 读 和 毕 业 的 博 士 生 有 11 位 ，
硕 士 生 就 不 能 统 计 ，二 三 十 个 是 有 的 。 受 老 院 士 郑 树
森的影响和提携，村里当医生的多，在杭州，在衢州，在
龙 游 的 医 院 里 都 有 西 山 岗 出 去 的 医 师 ，主 治 医 师 以 上
的 医 生 合 起 来 有 17 名 。 170 多 口 人 的 小 山 村 ，这 么 多
人通过“念书”从山村里走出去，把“崇学向上”四个字
赠 给 西 山 岗 ，再 合 适 不 过 。 文 献 名 邦 ，文 教 乡 村 ，莫 非
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老 方 一 直 不 说 话 ，见 我 有 疑 问 ，才 开 了 口 。 这 个 村
啊，历史最短，既无可供凭吊的深宅大院，也没可供考证
的勒碑刻铭，不能跟龙游那些古村落相比。老方显然知
道村子的底细，拿眼望老徐：老徐，你说说。老徐 1963 年
生人，问他为什么没“念书”也跟其他人一样走出村庄？
老徐不好意思：穷嘛，那时候穷嘛。忽然才想起，这是龙
游的“北乡”。昔年，西山岗叫做山铺村。所谓山铺，就是
山上搭的茅草房，而村庄之形成，非商非工非农，都是从
江西、福建和浙江其他地方逃荒或者讨饭过来的人，最后
落脚聚集。全村人，没有土著大姓，计有廖、谢、郑、徐、
余、王、胡、吴、毛、卢、何、丁、陈 13 个姓，都是当年逃荒乞
讨过来的流民。

郑 院 士 的 弟 弟 现 任 村 支 书 ，因 为 身 有 生 意 ，不 在 村
里，没法了解郑家的来历。从郑院士的简历来看，已经 72

岁的郑树森，大致上是文革之前考上大学的最后一批大
学生，那一茬学生在校滞留，一直到 1973 年才毕业。老徐
讲，郑院士是村里文革前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唯一的大学
生。郑院士乡梓情重，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子弟提供帮助，
村里做医生、做护士的人，基本上都是郑院士带出去的。
郑院士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潜移默化，村里的子弟都
以他为榜样，学风浓厚，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每年都出

大学生，一直没断过线。 2021 年新当选院士的谢树成就
是那个时候上大学的学子之一。老徐比谢树成大，跟他
哥是同学，说小时候这个谢树成就聪明，一笑起来，满脸
就显一个大嘴巴，大家喊他“阔嘴”，但人家也不在意，笑
呵呵的，就知道学习。现在在外头当教授的，都是跟谢树
成同年仿纪前后考上大学的那一批人。

见到谢树成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老父亲叫谢根福，在
行政村合并之前，曾担任过西山岗的村主任，是 1993 年入
党的老党员了。老爷子慈祥，笑嘻嘻的。问现在还种多
少地？笑嘻嘻说现在不种地了，但去年种金丝草，还收入
了 7000多元，动一动总是好的。金丝草，是用来做扫把的
一种草。老徐说，家里出了院士还种什么地！老爷子依
然笑嘻嘻的不作答。我看着老人亲切，老人 82 岁，属马，
跟父亲同岁。有这一层，挨着坐下，话就稠了。

老两口前些年才从武汉回来，帮助二儿子看孩子，直
到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这才回到西山岗，回西山岗没几
年，就得搬到龙游县城里去坐，三儿子在县城里给父母亲
买了房子，搬迁在即。老人 3 个儿子，2 个女儿。三儿子
谢树成是院士，老大农民，跟着三儿子做生意，三儿子是
龙游县做铝塑钢材料的大老板。老爷子谦虚，说二儿子
成院士，风清云淡，自己聪明老师好，社会昌明学校好，但
说到自己三儿子，三儿子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自己闯天
下去了。莫非三儿子不好读书？老人说：穷啊，念不起，
孩子聪明得很，老师都夸奖，但没办法，早早出来做生意
嘛！满是愧疚。3 个儿子 2 个女儿，手心手背，形诸表情，
内心丰富：5个孩子，都是好孩子！

谢家妈妈要比谢根福小上 8 岁，岔开话题夸老汉年轻
时候肯定魅力十足，不然老伴会比自己小 8 岁？谢根福频
搔白首，不好意思。谢家妈妈托儿子的福，富态而知足的
样子，但说起婚姻，忽然一脸戚容：哪里啊，我小时候就是
个小讨饭的，爹和妈离婚，自己跟着爹讨饭能讨到江西
去，后来碰到谢家老大，说你家老二没结婚，这个孩子要
往死里饿，你就收留了吧，我这才来到谢家，谢家有救命
之恩的。

老太太细细节节把苦难一点点撕扯开，大家都屏声静
气听老太太讲，屋外的雨停停下下，最后干脆停了下来，
雨安静下来，让谁来倾听？新院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
庭。但老太太这一说，这个村庄的前世和今生慢慢清晰
起来。也是老太太这么一说，这个依托文教兴盛起来的
村落便与浙西龙游的文脉也接上了。文献之邦的文脉赓
续，至少在这个村子里显得多少有些悲壮，也因而令人无
比震撼。龙游县，古姑蔑之国，若翻捡起它的历史，也可
能是悲壮的，也应该如此令人无比震撼。

好，带着故事回北方，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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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斌 礼 的 天 马
行空，让我看到一个
不 一 样 的 他 。 这 些
年，他在绘画领域取
得的新成就，吓了我
一跳。他把漫画、插
画、中国水墨糅到一
处 ，放 飞 自 我 的 画
风，完全超出了我对
他的印象。

王 斌 礼 ，我 一 向
尊 称 他 为 王 老 师 。
他长相敦厚，性格温
良 ，衣 着 朴 实 ，总 是
安 安 静 静 的 样 子 。
在太原报社工作时，
他是美术编辑，长于
漫 画 。 版 面 需 要 大
量插图，他担子一肩
挑，每天忙得不亦乐
乎 ，提 供 配 文 插 图 ，
从来都是又快又好。

我 与 他 有 过 合
作，但熟悉起来却是
因 为 漫 画 肖 像 。 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社
会 交 际 流 行 纸 质 名
片 。 有 同 事 喜 欢 他
的 漫 画 ，突 发 奇 想 ，
请 他 画 了 张 个 人 漫
画 肖 像 印 在 名 片
上 。 漫 画 脸 线 条 简
单 却 生 动 搞 笑 。 那
人好不得意，拿着四处显摆。其他人见了，心痒难
奈，也去找他。王斌礼性格好，来者不拒，有求必
应，不管男女老少，都能快速出手。人们收到各自
的漫画肖像，笑着乐着，互相点评打趣，谁都没料
到，安静十足的王斌礼带给大家的快乐竟是这么
热闹、痛快。

王老师也给我画了一幅漫画肖像。发卷三七
分，面廓三五笔，特征抓得那叫一个绝，令我心服
口服。为此，我专门留下了一张印有这张漫画肖
像的名片，放在办公抽屉里收藏。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2021 年春天，我协助单
位宿舍驻地社区举办“桃启春华”赏花活动，书画
展览是其中一项内容。彼时，王斌礼退而不休，创
作突飞猛进，已然成了省内名气不小的漫画家、插
画家。他不嫌庙小事小，坚决支持社区工作，爽快
应约，马上送了两幅作品参加展览。他善解人意，
平实温暖，一如既往。

这些年，错失机缘，有关王斌礼的作品展，我
一个没赶上。好在有便捷的网络，补上欣赏这一
课要容易点，总比遗憾强。

他的画法少见。狂放中有细腻，洒脱中有激
励，审美理想豪放又不失温婉，能被大家推崇，不
出意外。

我没有绘画修养，但多少也能体会他作品的
好处。貌似笨拙，却拙中藏巧，立意盎然。尤其人
物，富有活力的面部表情，在极尽夸张、幽默的造
型下，呈现灵动而又淳朴自然的画风面貌，不失和
谐之美。

王 斌 礼 将 漫 画 、水 墨 画 、插 画 的 元 素 结 合 起
来，变成与他人风格迥异的新画风，这是一种本
事。他凭的是什么？丰富的生活阅历、广博的学
问涉猎，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深执念！

他的水墨漫画多率性而为，涉及山水、人物、
文学、社会现象、生活情趣、时代变化等内容，既写
意，又寄兴，流露着他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

观察再细致点，还会发现王斌礼画作的另一
个奇特之处，即在不合常理中抓住它的合理性。
《愿人随春好》组图就是这样别出心裁的作品。弯
曲变形的密集线条，引出不合常理的村居画面，简
笔 勾 出 的 人 物 矗 立 其 间 ，竟 十 分 协 调 、自 然 、合
理。他以视觉对撞的景物安排，营造了一个个怡
然祥和的感情环境。作品构思出奇制胜，实在精
妙。从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他精湛的表现技巧，
也能看到他独特的造型能力。

其作品题款也颇讲究。他时常将古书刻版字
体引入画中，使画面布局工整而富有变化，装饰
的艺术效果十分别致。从他的《水墨三国》，可以
感知。

王斌礼潜心研究，学古不泥古，巧妙融化多种
艺术形式，创造出鲜明的个人画风，或者应该说他
的艺术世界与众不同。他把笔墨修炼与女儿、学
生分享，比以前更醉心创作。

我不知道王斌礼的画展下一次什么时候开，
我想，得跟他提个要求，必须提前通知我一声。

入了伏，肚里总觉得缺些什么，仔细一盘算，今年
还没有喝牺汤。此时，也是风景美如画的季节，汾河
西边，晋祠南大寺村的稻田、王郭村的寺院；河东，王
吴村的花海、葡萄园，北格路旁的向日葵。我们 2 车 8

人，随停随拍，畅快淋漓。
中午 12时，车停在了流涧村口青枣树下。
流涧村的牺汤近年来远近闻名，一个乡村饭铺，

竟招来吃货无数。刚到饭点儿，我们进去已无座位，
饥肠辘辘的我们等了 30多分钟才上桌。

我曾在这一带插队。麦收时，生产队在村中大树
底下支起锅灶，拖过一只肥羊来宰杀后，扔到大锅里
熬汤，每天早上给社员喝一碗。喝羊汤有个好处，补
气理中，正是白天烈日下割麦、夜晚打场后，疲惫的身
体所需要的。出工前，社员们捧着大碗集中在一起，
队长、组长们商量农活派工，农民们侃收成，挺热闹。
直到那锅羊汤熬两三天再也不出味儿了。

麦收后，羊群就上山了，将小店一带的羊群赶到
西山深处，那里草肥。秋后回来，挑一批养肥的、压称
的，由供销社收购宰了，供城里市场。

在秋收后的一段时间，晚上会让羊群集中卧地，
就是圈在一起在农田里拉粪施肥。专职的羊倌晚上
会回家，插队的社员轮流负责看守羊群，我感觉很有
趣，争先恐后第一个去“放羊”。

前半夜，挺浪漫，我点着烟卷唱《草原之夜》，和我

一块儿看羊的社员也跟着一起哼唱。后半夜，实在困
得不行了，倒在玉米秆堆上就睡着了。寒露袭身，惊
醒过来，发现羊群已四散开来，各自寻找田地里秋末
残存的绿草叶子。我们赶紧赶回羊群，清点头数。

然后，我又卧在那里装睡，终于查明带头逃离卧
地现场的头羊是哪一只。这只羊很聪明，挤在羊群
中间藏着，我穿过层层羊群，跑到它的耳边叮嘱别再
淘气。

现在小店一带喝牺汤不是为了麦收，也不是村里
人支大锅自己享用，但这里的牺汤依旧美味。我在窗
口观察了一下灶房，发现原因很简单，货真价实就可
以了。他们切下半熟的羊肉，现炖现卖。羊肉份量
足，羊汤容积固定，没有不断续水，也没有什么秘制配
方。所以，我们等的时间就长，超过半小时。饿得我
实在挺不住，抓了吧台上几颗盐水花生嚼，老板娘说
不要钱，随便吃。

至于为什么叫牺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牺汤
始于周代，用于祭祀；另一种来得直白，小店那地方

“腥”和“牺”是一个音，都读“xi”音，这个腥在小店方
言里不是贬义词，是味道重的意思。

我们一行 8 人，各个喝得满头大汗，尽兴时，我索
性裸了上身，服务员眼光异样，才想起昨天拔火罐，现
在定是满背紫印，于是赶紧穿好短袖……一顿牺汤过
后，顿觉这个夏天过得畅快了。

天气一热，赶紧找出家里的扇子，
可那折扇、团扇还真只能当当摆设，扇
不出多少风来，一使劲儿，不是断了扇
面就是断了扇柄，真能扇得大风的还
得靠既轻盈又坚韧的蒲扇。

那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想起外婆，
总还是当年摇着蒲扇在夏日里为我扇
风驱热、挥赶蚊子的模样。儿时，每当
下午两三点，外婆就会烧一大壶开水，
而后倒在一只圆圆的大木盆里，接着
再往里面掺上冷水，不断地用手背去
试，直到感觉水温恰适，才把我抱进木

盆里洗澡。洗完后，外婆又把我抱到床上，从额头到脚背，统
统抹上痱子粉。外婆坐在床头，用一把大大的蒲扇给我扇风，
嘴里还哼着歌谣哄我入睡。她把蒲扇从这边扇到那边，再从
那边扇到这边，风儿均匀而清凉。当然啦，如果我调皮，外婆
还会用蒲扇拍我几下。

外 婆 的 蒲 扇 非 常 普 通 ，就 是 用 蒲 葵 的 叶 子 和 叶 柄 做 成
的。我以前不明白，还以为用的是粽叶，所以常常会用鼻子去
嗅，以期闻出粽子的香味来。后来知道了蒲葵属棕榈科的常
绿乔木，叶大、柄长，制作蒲扇时需选择色泽浅碧的葵叶，柄长
至少得 30 厘米，摘后在日光下晒 20 多天，晒干后颜色就变白
了，随即以水洗，烘干，并用重物压平，最后就着葵叶的大小，
剪成不同规格的圆形，再以篾丝、丝线缘其边，葵柄则自然做
了扇柄。但我外婆并不满意，每把蒲扇都要重新镶边，她用的
是布头的边角料，细致地穿针引线，一针一线地缝过去，犹如
绣花一般。我们家的蒲扇永远都不会与别人家搞错，就是因
为有独特的镶边，一眼就能认出。

蒲 扇 于 我 已 经 由 一 份 记 忆 变 成 了 一 份 不 可 或 缺 的“ 家
当”，所以，这回我没有找到蒲扇后，赶紧在网上下了单。这才
发现，如今蒲扇并没有因为电扇、空调的普及而被遗忘，相反
花色品种越加多样。我看到有烙画蒲扇。烙画古称“火针刺
绣”，是我国珍贵的稀有画种，系用烧热的烙铁在物体上熨出
烙痕作画。烙画蒲扇的扇面上有人物，有山水，风格古雅。还
有漆画蒲扇，顾名思义，是用各种天然大漆在扇面上绘画，有
着富丽堂皇的气势。虽然烙画蒲扇和漆画蒲扇为实用装饰，
但我觉得都有艺术的品质，那还是收起来欣赏吧，我买来的就
是外婆用过的那般普普通通的蒲扇。

或许因为蒲扇太过普通，生产厂家很不用心，我倒是并不
埋怨，因为我本来就想好了要像外婆一样，对每一件物什以敬
重的态度再行整饬。于是，我学着外婆的样子，先用热水仔细
地擦一遍扇面，然后用砂纸细磨扇柄，再用剪刀将错折的葵叶
剪掉、将粗细不一的打包绳剪得平整。我怀想起外婆坐在灯
下，用那些零碎的布头一针针、细细密密地给蒲扇镶边，由于
我做不了这些，因而满是叹息，以致泛起泪花。

蒲扇来风，风势浩浩。我不由得想起晚唐诗人孙元晏写
的《晋·蒲葵扇》：“抛舍东山岁月遥，几施经略挫雄豪。若非
名德喧寰宇，争得蒲葵价数高。”我还想起丰子恺的一幅画来
——小儿闹着想要一辆脚踏车，老先生灵机一动，给了他两把
蒲扇，一前一后，仿若脚踏车的两只轮胎，小儿便开心地提着
蒲扇，飞跑起来。

儿 子 今 年
11 岁 。 暑 假 前
夕 ，儿 子 的 学 校
组织全校师生参
加“ 向 贫 困 山 区
失 学 儿 童 献 爱
心”活动，儿子捐
了 100 元 零 花
钱 ，是 他 们 学 校
捐 款 最 多 的 学

生，校长表扬儿子“爱心可嘉”。
可是，儿子放学回家后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

来，儿子对我说：“爸爸，有什么可高兴的呀？我捐
给贫困山区失学儿童的钱都是你给我的，又不是
我自己挣的……我一定要创建一个自己的‘爱心
基金’账户，以后学校再有什么捐款活动时，就动
用自己的‘爱心基金’。”儿子把“自己”两个字咬得
特别重。

可“爱心基金”从哪来呢？儿子苦思冥想，终
于想到了在暑假捡废品卖钱创建自己的“爱心基
金”。暑假开始，儿子每天做完当天的暑假作业，
就拎着一个尼龙袋子出去了。两三个小时后，满
头大汗的儿子满载而归，一进门便直奔阳台，把袋
子里的东西一一往外掏，有矿泉水瓶、废纸片、废
纸箱等。儿子说，他的这个想法源于春节后家里

的一次卖废品经历。那时，家中的阳台里堆积了
春节期间喝空的饮料瓶、牛奶纸箱等大量废品。
一天，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我便和儿子一起
把废品拿下楼去卖，居然卖了近 50元钱。

我把儿子的暑假计划告诉了妻子，一她竟破天
荒地答应把阳台空出来，作为儿子的“废品仓库”。
有了我和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儿子捡废品挣“爱心
基金”的劲头更大了，每天出去捡废品，乐此不疲。
儿子每天坚持在上、下午各出去捡一趟废品，连他
的同学叫他去玩魔兽游戏或滑轮滑，也不为所诱。
由于长时间在外面捡废品，儿子的小脸被晒黑了，
手指也变粗糙了，胳膊和肩头还被毒日头晒伤了皮
肤，可儿子从不叫一声苦，更没有因此放弃。

目 前 为 止 ，儿 子 共 卖 废 品 得 现 金 100 余 元 。
儿子让我去银行给他新开了一个单独的账户，美
其名曰“爱心基金”，说要专款专用、决不挪用，并
要我和他妈妈来监督他。儿子还说，以后的寒暑
假他都会出去捡废品，把他的“爱心基金”不断增
加，捐助更多的贫困山区失学儿童。

暑假已过三分之一，在这期间，儿子没玩过一
次电脑，没出去滑过一次轮滑，没一天腻在电视机
前看动画片。但他说，这样的暑假过得很充实、很
快乐，因为正在做一件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儿子暑假捡废品挣“爱心基金”的经历，
将是他今后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斌礼漫画《愿人随春好》


